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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动词中的一种特殊小类,泛义动词的意义含量大,语义丰富,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在

交际表达中较为常用,具有其他动词无法代替的优越性。“做”和“舞”是定南方言体系中最为突出的

泛义动词代表,共同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变化。从语义角度出发,对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做”和“舞”

进行辨析。通过分析“做”和“舞”各自的意义以及词义泛化的模式,在占有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对“做”

和“舞”的每个意义进行举例说明,针对表现出的特点尝试进行系统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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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semous verbs, a special subcategory of verbs, have a lot of meanings, which accord with 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language use and are used more in communication. “Zuo” (做) and “Wu” (舞) are 

the most prominent polysemous verbs in the Dingnan dialect system, whic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This paper makes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polysemous verbs “Zuo” (做) and “Wu”(舞) in 

Dingnan dialect. By analyzing the respective meanings of “Zuo”(做) and “Wu” (舞), and the patterns of word 

meaning generaliza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with examples the meanings of “Zuo” (做) and “Wu” (舞) on 

the basis of rich corp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ystematize the features of polysemous verbs in Dingna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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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泛义动词,因语义宽泛、使用灵活,与表意准确具体而范围

固定的一般动作动词相区别,属于现代汉语中的一个特殊的动

词小类。在江西定南的客家方言中,也存在着两个极有特色、极

具代表性的泛义动词——“做”和“舞”。它们灵活性强,使用

范围广,应用频率高,发挥着重要的语言功能。但近年来许多人

产生了“泛义动词即万能动词”的错误观点,并在语言的运用过

程中因滥用泛义动词,造成沟通与理解的障碍。江西定南方言中

的“做”和“舞”虽同属泛义动词,但在语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差异,且各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不能简单看作是可相互替代的

两个词。本文拟对江西定南方言(以包括今县城在内的下历土

语为代表)中“做”和“舞”两个泛义动词进行辨析,通过文

献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占有充分语料,再从语义角度明晰这

两个词的异同点,从而有利于深入理解和研究其在方言交际

中发挥的实际功用,以期对方言的研究和保存工作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 

1 “做”在定南方言中的语义分析 

定南县地处江西省南部,境内大多数居民都属于客家人,日

常交际用语为客家方言,受粤东、闽西客家方言的影响较大。在

泛义动词的研究中,由于泛义动词首先是词汇意义上的广泛,限

制了语法中各要素的结合以及语法意义的体现,若无视词在语

境中的意义,就难以得知语词间的结构关系,语法的组合关系也

难以发生,所以语义分析的意义十分重大。“做”的语义在江西

定南的方言环境中是多样的,下面将从语义角度来研究“做”字,

重点分析其义项的划分及泛化,注重结合实际情况,对真实语料

进行细致考察和辨析。 

1.1定南方言中“做”的概念意义和色彩意义 

1.1.1“做”的概念意义 

“做”,属会意字,从亻(人),表示人做事；从故,因此有原

因义,表示人做某件事总有一定的原因,本义为从事某项工作或

活动[1]。依照吕叔湘提出的观点,从语用习惯上来说,具体东西

的制造为“做”,多用于具有口语色彩的词语[2]。“做”是“作”

的后起字,其在近代写作“做”,继承了部分“作”的意义,语义

偏实,多表示较为具体、实在的行为动作,表示物质产品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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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总体看来,“做”后常接名词性词语,这些词语又可大

致区分为“人”和“物”两类。 

在定南方言中,“做”的核心语义基本与普通话保持一致,

也充当着泛义动词的角色,将普通话中的义项保留并灵活应

用于方言的特定语境中,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大量语料,再整理

归类后发现,“做”可以后接表示职业、工作或某种具体行为

动作的宾语,因此其宾语带有[+从事]、[+动作]和[+生成]的语

义特征： 

(1)[+从事] 

如：几妇娘嘿做工给(他老婆是给人打工的) 

做唔得(不可以做) 

清早做到天黑归(早晨工作到天黑才回家)(《十二月长工

歌》) 

(2)[+动作] 

如：老张的手了巧,歪用气球做了多造型(老张的手很巧,

会用气球做很多造型) 

几女儿了好做娇(她女儿很喜欢撒娇) 

(3)[+生成]  

如：肚饥了秋自噶做饭思(肚子饿了就自己做饭吃) 

半天云里做衣服——高裁(才) 

1.1.2“做”的色彩意义 

色彩意义,是词语因人们主观态度而产生附加的意义,它的

存在使得语言的表达更为生动形象。色彩意义本身不能够独立

存在,而要依附于词的语义之上。“做”的色彩意义主要属于中

性色彩,在普通话和定南方言中经常与所进行的动作和所从事

的工作连用。同时,“做”也有部分色彩意义偏贬义,当“做”

表假装义时,多呈现消极的色彩,如：做秀、做样子；当“做”

与指示“人”的名词连用时,表杀害、谋害之义,带有明显的消

极色彩,如：做掉他、做女人。 

1.2词义泛化 

1.2.1泛化过程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词义的泛化是一种常见现象。从语义方

面来看,“做”的词义多、范围广,已经由原来意义单纯的动词

发展为泛义动词,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需要经过长时间

的发展变化和一定的社会条件。“做”的基本语义,仍然保留在

现代普通话中,并被定南方言所吸收。 

“做”最早表示“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义的用例见于南

北朝时期,此后这一用例变得常见[3]。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以后,

“做”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搭配对象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具体

的事物和动作扩展到抽象的概念。“做”的发展在宋代进入了一

个新的时期,语义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从事某种工作或

活动”“制作、制造”及“充当”的语义用例在语料中占有很大

比重。此外,白话文的应用和普及为“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使用频率大幅增加,搭配对象由具体扩展到抽象,“做”在语言

表达中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其词义不断泛化,语义不断发展。

到元明清时期,“做”被大量用于口语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中,

语义功能也走向成熟和稳定。直到现代,“做”已能随文释义,

广泛运用于各种语境中替代不同的动词[4]。 

从以上对普通话“做”的考察可以看出,“做”主要是作动

词使用,语义演变较单一。据《汉语方言大辞典(修订本)》[5],

在客家话中发音为“做”的动词即为普通话中的“弄”,在语义

上也与“弄”“搞”等泛义动词相近。由于江西定南方言中的同

义动词“做”的功能、句法特点和现代汉语中的“做”基本相

当,因此认为定南方言中该功能的“做”源于现代汉语。定南方

言中“做”在产生之初就是单纯的实义动词,基本继承了普通话

“做”的意义和用法,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2.2泛化条件 

语义泛化是词义发展变化的途径之一,“做”的语义之所以

会产生扩大,由本义引申出许多能够替代其他词语的语义,与语

言自身发展的需要、日常语言交际的需要及人们认知水平发展

有关。“做”本身具备较强的构词能力,在定南方言日常语言交

际追求简省、经济的驱动之下,“做”由“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

的本义逐渐派生出多种与之相关的语义。 

2 “舞”在定南方言中的语义分析 

“舞”在定南方言中是一个多功能动词,在日常的方言口语

交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舞”在普通话中的语义在定南方言

里基本没有体现出来,它们之间也没有共通之处。经过其在定

南方言中的频繁使用,语义逐渐开始泛化,受事宾语的范围也

随之变大,分析“舞”的原始意义和它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

对于我们理解“舞”作为定南方言中主要泛义动词的地位具有

重要作用。 

2.1定南方言中“舞”的概念意义和色彩意义 

2.1.1“舞”的概念意义 

“舞”,乐也。用足相背,从舛,无声。在甲骨文字典当中解

释“舞”时,首先就是通于祈雨之舞,所以甲骨文的写法与当时

的祭祀仪式相关,后小篆加表示双足的舛写作舞,此为“舞”的

本义。后祭祀仪式发生淡化,以及舞的形式普及到更多场合,

“舞”的含义也随之改变,形成了引申和延伸,由负责与天地沟

通转为表达内心情感。 

与“做”字在定南方言中的语义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不同

的是,除本义“舞蹈”外,“舞”的含义与普通话中表示的含义

大相径庭,且与之搭配的动作载体意义偏实,可直接受“舞”单

独支配,其余的语义则与“舞”搭配的受事宾语和语境有关。若

将普通话中“搞”“弄”的语义直接对标定南方言“舞”,很难

做到释义准确明晰,且所有义项都不能进行直接转化,因此对后

者进行相对详尽的义项及用法分析有一定的必要性。 

(1)设法取得 

如：帮我舞滴纸来。(帮我弄一点纸来) 

我舞到了勒多钱。(我赚到了好多钱) 

(2)比、超过 

如：我们毛哪个舞得赢几。(我们没有人比得赢他) 

(3)打闹、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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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莫舞我。(别捉弄我) 

(4)表示具有[+制作]语义的动作[6] 

如：你给我舞个凳儿。(你帮我做一个凳子) 

(5)表示具有[+修理]语义的动作 

如：舞一哈衫的扣儿。(缝补一下衣服的扣子) 

舞一哈车。(修一下车) 

(6)表示具有[+烹饪]语义的动作 

如：舞饭、舞菜、舞汤(煮饭、炒菜、煲汤) 

(7)表示具有推测语义的语气 

如：舞不好明天会落水。(也许明天会下雨) 

2.1.2“舞”的色彩意义 

通过前文的梳理能够发现定南方言“舞”的大部分语义也

属于中性色彩,受事类型较单一,都属名词性宾语或作为补语的

复合趋向动词。但还有一种情况下“舞”带有贬义色彩,那就是

“舞过舞缺”(表示做的事情后果较严重),这一句式在定南方言

中含有对动作发出者的否定,若概念意义所指的事物现象是消

极的,则“舞”的色彩义也受语境影响,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在

辨析“舞”的色彩意义时,需要多加关注相邻的词句。 

2.2词义泛化 

2.2.1泛化过程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合卷本)》列出了“舞”的七个条

目,其中主要元音发音与定南方言相近的“舞”字条目有2个,

都含有“搞”或“弄”的释义,可见方言中的泛义动词“舞”是

以普通话泛义动词“做”“搞”“弄”来训释的。刘子灵、聂志

平(2022)指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汉语大词典》《汉典》

等工具书中举“舞”作泛义动词语义的最早或唯一的书面证明

均为清代《儒林外史》中的2例[7]。《儒林外史》第二回中“你

们各家照分子派,这事就舞起来了”,第三回中“众邻居一齐上

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

疯了”以及章炳麟《新方言》卷二中“庐之合肥,黄之蕲州,皆

谓作事为舞”都提供了“舞”最早在清代就作泛义动词使用的

思路,但“舞”作为泛义动词的来源却未被具体分析。基于“舞

弄”二字在古代汉语中的相邻连用情况,对CCL语料库中“舞弄”

连用语句进行检索,得知“舞弄”最早出现于唐朝,表示玩弄文

法之意,东汉时“舞”即可单独表此意,再到北宋和明代的典籍

中“舞弄”已完成词汇化,直到清代《儒林外史》中“舞”才不

依托于“舞弄”,单独作泛义动词义。 

定南方言中的“舞”的语义便与普通话“舞弄”相应,在泛

化过程中也呈现出类似的泛化过程,“舞”在功能上作动词来使

用,从最初的“舞蹈”之义,逐渐扩大范围,具备制作、修理、烹

饪等语义,具备泛义动词属性。 

2.2.2泛化条件 

据上文可知“舞”的使用频率在清代以前是非常低的,但清

代以后,随着文人的使用和推广,使用频率开始上升,日常用语

中也开始有“舞”的身影,“舞”在普通话中的广泛应用,为其

进入定南方言并成为泛义动词开辟了道路。其次,“舞”的基本

词义具有模糊性,并且在词典中就以普通话中的泛义动词“做、

搞、弄”来训释,往往会发生词义渗透,从词汇的发展角度来看,

这些特征使“舞”的基本意义与具体意义结合的可能性变大。在

定南方言的使用过程中,人们日常交际时能够相互理解彼此不

精确的表达,正是由于“舞”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发挥着交际功

能,随着“舞”的使用范围扩大,词义也随之泛化。 

3 “做”和“舞”在定南方言中语义的异同 

“做”和“舞”同为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它们能同时存

在而又不相互干扰,在保持自身语义稳定的同时,还与另一方形

成某种互补关系,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道理。定南方言中这两个

泛义动词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义项,在语义上有很多相似点和不

同点,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做”和“舞”在语义上的联系与区别,

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用法。 

3.1相同之处 

“做”和“舞”有时候可以互换而不影响表达,从上面对“做”

和“舞”语义的分别辨析中可以得出它们共有的语义特征： 

3.1.1[+动作] 

泛义动词的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替代各种实义动词,表示具

体的行为动作。“做”和“舞”在定南方言中表现为强烈的[+

动作]义,并且都具有[+处置]的语义特征,所搭配的宾语也相应

地具有[+被处置]的语义特征,动作作用于具体或抽象的事物,

此时“做”和“舞”可以相互置换而没有区别[8]。 

如：做电影——舞电影 

3.1.2[+及物] 

“做”和“舞”都可以后接宾语,且宾语类型多样,可表结

果、受事、类别等,此时它们都具有及物性的特点。 

如：做成了——舞成了  做衣服——舞衣服 

3.1.3[+自主] 

自主动词是外显性的,指动作者的自我意志发出的有意识、

可控的直接行为。定南方言中除“舞”的“超过”和“推测”

义之外,都可以表示和替代自主动词。 

如：做研究——舞研究 

3.1.4[+持续] 

“做”和“舞”后都可以带“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中。

也可以带时间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或动作行为导致的状

态的持续。 

如：做着事情——舞着事情 

3.1.5[+烹饪] 

这一情况用于“做”和“舞”与表示食物的语义类搭配,

名词需要经过烹饪的程序才能完成被处置的动作,此时“做”和

“舞”同样可以相互置换。 

如：做饭——舞饭  做菜——舞菜 

总之,“意随境生”是它们的一大共同特点,不能简单地认

为“做”和“舞”本身具有这些意义。在感情色彩方面,“做”

和“舞”本身都不带有褒贬色彩,而是在与句子内部其他成分组

合之后才会产生某种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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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同之处 

由前文分析可知,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做”和“舞”在

义项分类上有范围交叉之处,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但它们在实际

使用中受到句法搭配和语境的影响,在语义指向和宾语范围上

仍存在不同的侧重,单从字面解释无法对它们的具体使用范围

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能随意进行互相替换。在定南方言中,“做”

的使用范围要比“舞”大得多,某些语境中“做”可以替代“舞”,

但也存在无法替换的情况。“做”的动作意义相较于“舞”而言

要模糊一点,包含的内容更广泛,既有具体的行为,也能表示抽

象的行为,阐述某种事实,一般用于较正式、较重要的事情；而

“舞”具有强烈的口语色彩,所代替的动词更注重表示动作行为

意义,倾向于说明具体的内容,一般用于日常生活中稀疏平常的

事,较为轻松随意。 

如：做研究  舞名堂 

4 结语 

本文以江西定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做”和“舞”为研究

对象,在查阅占有大量语料的基础上,采取个案分析和对比分析

的方式,从语义辨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描写和比较,充分了解这两

个泛义动词在定南方言的实际使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联系与区别,

以期服务于江西定南方言泛义动词的研究。但由于个人理论水

平有限,理论性的总结和解释较少,停留在浅显的客观描述上,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文的深度。其次当地可供借鉴的文献资

料较欠缺,所举范例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有待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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